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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之地》中的父女关系解读 

胡　鑫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朱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不适之地》描述了婚姻、家庭中的日常琐事，展现了印度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小说不
仅描绘了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在两种文化间的适应与融合，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父女关系由疏离到修复的情感历程。解读

短篇小说《不适之地》中的父女关系，探析拉希莉在小说中对现代家庭关系以及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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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帕·拉希莉（ＪｈｕｍｐａＬａｈｉｒｉ１９６７－）是美国
当代文坛具有影响力的孟加拉裔女作家。拉希莉

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孟加拉裔印度移民家庭，３岁时
随父母迁居美国，此后一直在美国学习、生活。因

此，她的小说创作均以印度裔移民为主题，呈现印

度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以及面对美国文化时面临

的冲击。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ｏｆＭａｌａｄｉｅｓ）于１９９９年出版以来便备受
关注，获得２０００年普利策奖。２００８年，其第二部短
篇小说集《不适之地》（Ｕｎ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Ｅａｒｔｈ）出版后

引起很大反响，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于

同年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波士顿环球时报》对《不适之地》进行了高度评

价，认为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八篇精彩故事再次

肯定了拉希莉作为这个国家最多才多艺和优雅的

年轻作家之一的地位。”［１］１１６

小说集《不适之地》包括５个独立的短篇故事
和３篇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短篇小说。和拉希
莉以往的小说相同，《不适之地》中的短篇故事通过

描述婚姻、家庭中的日常琐事，展现印度裔移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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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拉希莉在访谈中谈及《不适之地》中

的短篇小说创作时，对自己“在家庭题材方面写作

的成功兴奋不已”，并会“坚持用自己的作品来探秘

家庭生活。”［１］１１６小说集中的同名短篇小说《不适

之地》讲述了一位父亲前去女儿家探访，和女儿相

处的故事。在小说中，拉希莉不仅描绘了第二代印

度裔移民在两种文化间的适应与融合，更以细腻的

笔触刻画了父女关系由疏离到修复的情感历程。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折射出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

系。”［２］６１本文通过解读短篇小说《不适之地》中的

父女关系，探析拉希莉在小说中对现代家庭关系以

及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关注。

　　一　父女之间的情感疏离

拉希莉的第一部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聚焦于

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疾病”，短篇小说《不适之

地》也着力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的主

题。小说中，夫妻、父母与子女以及祖孙之间的疏

离感总在不经意间显现，其中疏离的父女关系更是

小说中亲情关系疏离的集中体现。

露玛和父亲甚少相处是父女关系疏离的表现

之一。露玛的父亲自己打电话提议来访，并要在女

儿家住一个星期。由于父亲从未主动提议来访，她

也“从来没有单独跟父亲相处一个星期”，［３］５父亲

的提议令她惊讶之余也非常不安。露玛在描述自

己与父亲的相处的细节时，总是下意识地将父亲和

母亲与她相处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与父亲不同，

母亲曾经来探望她时不会事先询问，只在买好机票

后通知她。露玛曾经对母亲这种做法很烦恼，但现

在却相当想念。可以看出，露玛其实更喜欢与母亲

的相处方式。父亲事先客气地询问，显示出父亲与

女儿之间的陌生。

露玛的母亲去世后，父亲搬离以前的房子，一

个人生活。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想搬过来和露玛

同住，同样，露玛认为父亲不需要人照顾。因此，父

亲搬到小公寓后，露玛也没去过父亲的新家。父亲

来造访露玛时，露玛与父亲已有７个月未见。露玛
对于父亲的探访并不欢迎，在露玛眼中，父亲的到

来如同陌生人的闯入。父亲前来同住，露玛无法想

象自己和母亲一样照顾父亲。她担心父亲是负担

和额外的责任，父亲将“随时随地以一种她已经不

习惯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这表示她没办法再

过着属于她自己打造出来的家庭生活。”［３］６

露玛和父亲关系的疏离还反映为父女之间交

流的缺乏。父亲旅游期间，露玛联系不上父亲，只

偶尔收到他寄的明信片。露玛提到，父亲“头一次

寄信给她用的也是明信片”，在露玛三十八年的生

命里，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理由写信给她。”［３］３并

且，父亲的明信片内容简明扼要，“不带私人感

情”，［３］３让露玛想起很久以前父母在返乡、平安返

回美国后发给亲戚们的电报。写信是双方交流、增

进情感的一种方式，而明信片却是单向沟通，双方

之间不产生交流。露玛和父亲之间交流的方式和

内容无不表现出露玛与父亲显而易见的疏离。

父亲和女儿关系不亲近，与她的家庭更为陌

生。在小说中，露玛与父亲关系疏远，感情淡薄。

自从露玛的妈妈过世后，露玛只是“尽本分地勤打

电话”，［３］４有时只在星期日的下午打一个电话给父

亲。对于她来说，父亲不是最亲的血缘，更像是法

律上规约的关系，只需要尽本分。以往露玛的父母

同来她家时，父亲也很少与露玛交流。露玛的印象

中，父亲总是坐在扶手椅上静静翻阅报纸，逗逗孩

子，“表现出好像只是打发时间的模样。”［３］５露玛和

父亲一起吃饭，由于父亲本来就不多话，他们聊天

也很简短。父女的谈话中不会聊到母亲和弟弟，父

亲不关心露玛的身孕，也不询问她的感受。与父亲

相反，露玛的母亲一定会和她聊家人，关心她的身

体。即使露玛不在家，母亲也会和露玛的丈夫亚当

通电话，保持和女儿一家的联系。露玛总是比较父

亲和母亲同她相处的方式，实际上是渴望父亲像母

亲一样关心自己。父亲冷淡的态度令露玛不满、失

望，从而与父亲愈发的生疏。

　　二　父女关系疏离的根源探究

露玛与父亲的疏离表现为父女缺乏沟通与交

流。然而，造成父女关系疏离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两

方面的因素，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对教育方式的理

解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认识的差异都致使小说

中父亲与女儿关系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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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父亲不擅表达情感阻碍了父女之间亲密

感情的培养。在露玛心目中，父亲从未给予她和弟

弟洛密足够的关注。父亲没有观看过他们的游泳

课，没有教过洛密投球，也从来没有带他们出去散

步或者教他们溜冰。父亲的寡言更是令露玛感到

“一种无声的回拒”。［３］１３露玛的回忆中全是母亲的

陪伴和关心，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对她和弟弟的忽略

让露玛难以与父亲建立亲密的感情。

其次，露玛对父亲教育方式的不认同导致了父

女关系的脆弱。从小到大，露玛总是感觉父母都对

她加诸了错误的期望，父亲“期望她扮演长子的角

色”，母亲则“期望她弥补爸爸的不足”。［３］３１在露玛

看来，父母的这些期望都她不公平。尽管如此，这

种“错误的期望”一直充斥在父女相处中，变成了父

亲对女儿学习、生活、婚姻、工作的全面限制。父亲

希望女儿成绩优秀，然而露玛被每一所申请的常春

藤盟校拒绝，令父亲“相当失望”。［３］３１相比之下，洛

密虽然居无定所、前途不定，但因为他有普林斯顿

大学的学位，而且拿到富布赖特奖学金出国进修，

所以父亲“比较看重他”。［３］３２露玛选择嫁给美国

人，在对待露玛婚姻的问题上，母亲“用尽一切方法

劝阻”，父亲“甚至拒绝表示愤怒，感觉更是冷

酷。”［３］２３露玛多年以来每星期工作五十小时，拿着

丰厚的薪水，就是为了达到父亲的期望。露玛无法

像跟妈妈争吵一样正面违抗爸爸，她担心“稍微一

点意见不合，就会损害已经脆弱的父女关系。”［３］３１

父亲对露玛学习、生活、婚姻、工作的过高期望和全

面限制使得女儿和父亲的感情逐渐脆弱，以至于露

玛“用五只手指头就能算得出她和爸爸争执的次

数。”［３］３２“少数族裔子女疏离父／母亲不仅表现在
拒绝接受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且还表现在

拒绝父母亲的严格管束上”，［４］露玛和父亲之间的

关系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期望”产生了隔阂。

此外，父女各自的孤独感加深了父女关系的疏

离。在拉稀莉的笔下，“孤独感几乎无处不在，难以

摆脱、不可抗拒。”［５］５２小说中提及，露玛的母亲经

常抱怨“美国郊区的生活孤单而疏离”，而父亲却

“喜欢孤单”。［３］２５露玛的母亲过世后，父亲放下了

所有的家庭责任，感觉轻松自在。父亲喜欢独自生

活，因此他没有像其他无法忍受孤独的老人一样搬

去女儿家，而是尽情享受一个人的生活。露玛的孤

独感则源于家庭。搬家后，露玛不再和以前的朋友

联系，与现在的邻居们只是点头之交。母亲的突然

离世也使露玛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作开始

变得不重要，她只想整天与孩子待在家里。露玛辞

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在家当全职妈妈，工作的内

容变成了翻阅成叠的购物目录、贴上便利贴、给孩

子的房间订购床单等家庭琐事。露玛没有预料到

带孩子会这么辛苦，也“没有心理准备会这么孤

单”，［３］９家中琐碎的工作让露玛觉得“没有任何事

情让她感到快乐”。［３］６疏离产生于“独立的个体与

其社会地位、身份认同、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工

作之间缺乏有意义的联系”，［６］露玛正是缺少与人

际、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因此自身的孤独感不

断加深。露玛与父亲自身的孤独感使得他们不愿

与对方交流、相处，从而令本身脆弱的父女关系更

加疏离。

　　三　父女关系的修复

在拉稀莉的创作中，家庭生活占据重要地位。

家庭在其作品中“既是与个人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社会单元，也是心里层面的归属感。”［７］６不难看出，

在小说中尽管露玛与父亲关系疏离，父女之间仍然

相互关心和牵挂。露玛知道父亲喜欢的电视节目，

父亲外出旅游时露玛会把他的航班行程表用磁铁

贴在冰箱上。父亲坐飞机的那几天，露玛会盯着电

视新闻，确定世界各地都没有发生飞机失事。

面对母亲的突然离世，露玛和父亲都开始重新

审视和家人的关系，希望修复疏离的亲情。露玛最

初听到父亲要前来探访并在她家小住一周时，心中

充满了担心和矛盾。她觉得父亲帮不上忙，担心父

亲成为自己的负担。父亲的寡言以及生活习惯的

差异令露玛与父亲开始几天的相处不算愉快，露玛

甚至打电话向丈夫抱怨父亲。直至父亲准备离开，

露玛才意识到以前对父亲根本不了解。露玛发现，

虽然母亲厨艺精湛，但父亲从没称赞过母亲的厨

艺。她的手艺不佳，可父亲会品尝她做的所有菜，

并且边吃边称赞她。父女不再像刚见面时没有话

题交流，露玛每天和父亲一起喝茶、聊天，欣赏湖

景。随着露玛和父亲沟通和交流的增加，父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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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离开始缓解，露玛从担心父亲来访变得期待父

亲留下。

父亲到来后的短短几天，外孙阿卡和祖父的关

系也从一开始的生疏变得亲密。露玛一度认为在

她和弟弟的成长中，父亲从未给与过足够的关注。

露玛目睹父亲对阿卡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她想起其

实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照顾她。感受到祖孙之间

浓烈的亲情，露玛更加渴望修复原本疏离的父女关

系。父亲第一天来时，阿卡对祖父的问话不理不

睬。短暂的几天相处之后，阿卡坚持要祖父每天晚

上给他念故事，还要睡在祖父房里。露玛偶然听到

父亲给阿卡读故事，虽然父亲读故事“结结巴巴，断

断续续，声调跟平时讲话不同，抑扬顿挫但有些怪

异”，但父亲的努力感动了露玛，她“一时之间嫉妒

自己的儿子来。”［３］４２父亲给外孙讲故事的场景使

露玛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温馨，忽然明白父亲也被

家人的感情牵动，正在努力修复和家人的关系。露

玛试着理解父亲，开始庆幸有机会和父亲一起

生活。

父亲离开的前一天，露玛满是不舍。露玛和父

亲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和父亲同住的露玛如今已

经习惯家中有父亲。她想告诉父亲“有他在身边，

感觉是多么正常。”［３］４８露玛挽留父亲，然而父亲不

想成为女儿的负担，不愿意留下。父亲离开当天嘱

咐露玛注意身体，关心露玛的身孕，还期盼露玛即

将出生的孩子。父亲的关切流露出浓厚的父女之

情，令露玛心中感伤“不知道何时才会再见到

他”。［３］４９父亲离开后，露玛和阿卡都流露出深深的

失望。

露玛和父亲关系的最终修复，源于父女之间的

理解。父亲与班奇太太相识以来，由于担心子女反

对，一直没有提起自己的新伴侣。父亲认为，儿子

洛密会比较容易接受此事，并且还会因为父亲有人

陪伴而感到放心。父亲笃定自己的恋情不能获得

露玛的理解，因为“他这辈子始终觉得女儿站在他

太太的立场上责怪他，她们母女是盟友。”［３］３４露玛

不了解父亲，父亲也从来没跟女儿谈过自己的感

受，一直忍受着女儿的误解。直至露玛偶然看到父

亲准备寄给班奇太太的明信片，才明白父亲也渴望

身边有人陪伴。故事结尾，露玛在明信片上贴上邮

票，选择将明信片寄出，露玛与父亲疏离的父女关

系最终得到修复。

正如《波士顿杂志》所评论的那样，拉希莉的作

品“看似简单却十分深厚”。［８］当下社会中，人们的

孤独感越来越强烈，人与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

离。拉稀莉在小说《不适之地》中没有刻意体现家

庭成员之间在沟通方面的缺失和误解，露玛与父亲

关系的疏离实际上代表了现代家庭以及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的常态。拉稀莉的创作意图不是简单的

展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而在于揭示造成疏离

的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小说《不适之地》中父女

关系由疏离到最终修复表明，交流和理解是人与人

之间消除疏离、增进感情的有效方式，对现代家庭

关系和社会人际交往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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